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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以什么样的姿态“破圈”
□龚自强

文学“破圈”的复杂背景

近些年来，随着媒介语境的变化和文化产品的多样发
展，文学书籍的单本平均销量不断下降。甚至有些书籍只有
编辑、作者以及作者附赠的朋友阅读。这一事实残酷地揭示
了当今文学书籍的落寞处境。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当今
文学书籍的出版量却大得惊人，仅仅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就成千上万，而散布在网络上的各种文学作品也有着可观
的阅读数据。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当今文学又是繁盛的。陈
晓明2008年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文章《过剩与枯竭：文学
向死而生》，似乎仍有面向此刻的针对性。

再往前追溯，“文学死了吗”在21世纪初即成为一个热
门话题，在当代文学界掀起一股讨论热潮，而关于当代文学
边缘化或“失却轰动效应”的忧思，则可能要早自1988年王
蒙发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就已成形。“过剩与枯竭”
构成了一组如此悖谬甚至荒谬的矛盾，迫使人们不得不去
正视，进而严肃思考其症结所在。逐渐清晰起来的批判矛
头，指向了三个方面：第一，对于“纯文学”观念的本质化或
偏执化理解。第二，市场化的逻辑以及消费主义的语境。第
三，“以印刷文明为主导”向“以视听文明为主导”过渡，以及
在此过程中新媒体对于文学的冲击。但尽管像“文学死了
吗”这样的话题被煞有介事地认真讨论，学者讨论的关键其
实并不在于辨析“文学是否已死”，而是在确信文学并不会
死的前提下，研判当代文学的新处境、遭遇的新冲击，出发
点仍是捍卫文学的价值与存在理由。恰恰是在“文学将死”
的压力下，希利斯·米勒反而更为着重地论证了文学何以不
会死的种种独特特质，因而说出以下饱含感情与气势的话：

“文学虽然末日降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
史变革和技术变革。文学是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一切人类
文化的特征……”（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无独有偶，陈晓明
在“文学死了吗”这样的话题下，重点论证文学性的弥散以
及文学如何构成了社会其他文化类型的根基，这些思考以

“文学的幽灵化”而得以集中呈现：“我要说的‘文学的幽灵
化’，是指文学对社会生活进行多方面的渗透，起到潜在的
隐蔽的支配作用。所有以符号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事物，都在
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被文学幽灵附身。也许我们要从这
里开始思考‘大文学’和‘泛文学’的概念。”（陈晓明：《不死
的纯文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无论如何，文学在当今文化结构中的相对式微，仍是一
个值得我们不断省思的问题。它提醒我们，文学不能“躲进
小楼成一统”，而要与周围世界发生深刻关联，在无限跃动、
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不断增强自己的活力。文学的圈子化
发展既是文学现实境遇的结果，又造成文学进一步的落寞，
从而更加圈子化。时至今日，对于文学“破圈”发展的呼声已
经不仅仅是社会各界对于文学的期许，也成为文学从业者
的深重忧思，更是文学自身因应时代与环境变化必然采取
的自救举措。打破文学与现实生活的隔膜，提升文学作品的
历史感、现实性，增强文学与广大读者的联系，成为了很多
人的心声。立足新时代，如何在理论思辨之外，真正适应消

费主义时代和新媒体语境对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的
重大影响，重新锚定自身位置，主动破题，将目前的压力转
变为发展动力，就成为摆在新时代文学面前的重要课题。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需要走出自我循环，走出狭隘的
圈子，“主动出击、主动输出，实现‘破圈’传播、‘跨界’生
长”，从而最终走向广阔的现实与无边的人民，最大限度在
全社会彰显文学的价值与尊严。

文学“破圈”的一些尝试

事实上，最近几年，文学“破圈”传播确实已经成为引起
整个社会关注的重要现象。文学传播的媒介新变有着多种
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就说出
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媒介即讯息。在他看来，媒介并不只
是传递信息的载体，媒介本身即是信息，形式本身就是内
容。如果说麦克卢汉的这一充满了未来气息的判断在以往
还并不那么让人真正感同身受的话，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随着移动终端及其各种应用、小程序等突飞猛进的发
展，人们终于开始深刻体会媒介之于人类生存的重大意
义。套用时髦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

“媒介化生存”和“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文
学的“破圈”传播断然离不开新媒介的支持，事实上文学整
体性地已经生活在媒介化环境之中。不夸张地说，文学的
未来即蕴藏在文学与媒介的互相适应过程之中。考虑到这
点，在艾布拉姆斯著名的“文学四要素”的基础上，理应加上

“媒介”这一新的要素。
可喜的是，目前看到的文学“破圈”传播的案例不仅种

类繁多，也确实已经取得一定的“轰动效应”。最先进入人
们视野的是图书销售模式的革新。依托于各种垂直类平台
和各类知识主播，“知识型带货”和“文化带货”风靡一时，不
仅极大地带动了包括文学图书在内的各类图书的销量，而
且一定程度上在全社会普及了文学知识和文学审美，在更
广阔的层面上推动文学在全社会的阅读与接受。各种线上
销售渠道的开通，各种线上的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与品鉴
会，各种作家与评论家参与其中的线上论坛、讲座等等，无
疑都在大幅度打破时空限制的同时，扩大着文学的社会影
响力。

其次，文学盛典的隆重举行。面目焕然一新的“中国文
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文学颁奖典礼与舞台艺术有机
结合，通过网络平台直播的形式面向全社会，最大限度拥抱
广大读者，实现文学的“破圈”传播。文学奖本身即是推动文
学“破圈”传播的传统方式，通过将颁奖典礼予以舞台化，在
捍卫文学价值与尊严的同时，文学奖项的“破圈”动能无疑
更强劲了。各个出版社、杂志社等也都积极推出典礼类的活
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文学·中国——人民文学出
版社2022年文学跨年盛典”“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
文学中国跨年盛典”，充分利用名人效应，在阳历跨年的重
要时间节点，借助直播，通过多种方式掀起文学热潮。

再次，文学纪录片、作家真人秀等视听作品不断涌现。
《文学的故乡》《文学的日常》《我在岛屿读书》《文学馆之夜》
等视听作品，让作家、评论家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不仅是对

作家的纪实性呈现，还有利于对作家“灵氛”的捕捉与放大。
当作家操着特定方言或特定口音的普通话出现在荧幕上，
作家的“声音”就取代其文字，成为读者或观众的关注点，进
而成为读者进入作品阅读的重要契机。

此外，文学作品的跨媒介传播成为热潮，甚至成为基本
的行业共识。出版社在制定文学作品营销方案时，不断试水

“破圈”融合传播的方式方法，跨媒介传播、融合传播已成为
基本的营销思路。如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在纸书热销的
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相关方面还注重开发同名电子书、
音视频产品等多元传播衍生品，策划同名“红色剧本杀”等

“破圈”文学活动。事实也证明，跨媒介传播的确推动了文学
作品的广泛“破圈”。

文学“破圈”的可能路径

在文学“破圈”传播已成共识也已经有所成就的时刻，
文学如何更好地“破圈”传播，就成为一个不得不认真面对
的问题。已有不少针对文学“粗糙化破圈”的反思声音出现。
在他们看来，文学依托新媒介实现“破圈”传播自是大势所
趋，但文学在这种“破圈”传播中是否真正捍卫乃至扩大了
文学自身价值，却是亟待严肃探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文学的“破圈”传播始终应以维护和捍卫文学自身价值为第
一考虑，不应为了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有意或无意地削足
适履，损害文学自身价值。

毫无疑问，在目前这个媒体融合的时代里，文学应该主
动融入现代传播格局，主动寻求跨媒介传播，尽最大可能光
大文学的价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的跨媒介改编。仅就
文学的影视改编来看，自鲁迅的《伤逝》、茅盾的《林家铺子》
等现代文学名篇，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红色经典”，再到上
世纪80年代以来不胜枚举的小说作品，都纷纷被改编为影
视剧。在文学与影视的双向赋能中，中国的文艺星空变得璀
璨繁荣。立足新时代，尤其需要文学“从惯常工作半径走出
来，不断拓宽文学的边界，释放文学的潜能，充分发挥文学
在各艺术门类中的‘母本’作用，促进新时代文学的多维发
展，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内核性力量”（中共中国作家协会
党组：《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求是》，2021年第
20期），这就对文学的跨媒介传播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文学“破圈”传播，亟需重建文学与时代的关联，真正与
时代对接，与时代共情。作家需要提高处理时代议题的能力
和穿透时代信息的思想力度。立足新时代，在日新月异的现
实变化里，由高铁、现代物流、移动终端等为具体表征的新
现实，已经强有力地改变了旧有的时空观。因此，文学应该
因时因势而变，努力跟上时代的变化，而不是坚持所谓的

“以不变应万变”，死守着旧有的边界与规范。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所谓的“纯文学”观念及其偏执化发展受到质疑、饱受
批评。文学创作不能在时代与现实面前失语，也不能在内容
和趣味上进行“自我隔离”。越来越多的人呼唤文学强大的
吐纳能力的复归。而敢于面向现实、处理现实议题，直面现
实生活中的成就和问题，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有重建与时
代的关联，文学才能真正触动广泛的人心，从而再度凝聚自
身的力量。

此外，传统文学如何借鉴类型文学乃至网络文学的已
经成熟的叙事方法，打通传统文学与类型文学的界限，也是
文学“破圈”的一个可能取向。

归根结底，文学“破圈”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社会轰动
效应的简单复归，更在于文学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于理想读
者的真正扩充，在于真正深入细致的阅读。就其社会意义而
言，则在于提升国民的整体文学理解水平和审美层次，从而
助力人民群众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为其提供另一处具有
审美意味的生活空间。因此，文学“破圈”的根本依靠始终是
文学作品的质量。只有文学作品的质量足够过硬，其“破圈”
传播的效果与作用才会更加强大、扎实，也才能更好地担负
成为各艺术门类“母本”的使命。在此意义上，文学“破圈”传
播要始终不渝抵制可能出现的泛娱乐化和唯流量化倾向，
始终不渝捍卫文学的价值与尊严。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副研究员）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论
尤其强调有感而发，因此有“感物吟志”“为情
造文”“不平则鸣”“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
为事而作”等说法。这些说法的具体言说语
境有异，但都强调了文学写作的发生，必须建
立在写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有所感触
的基础上。作家心有所感，于是“心生而言
立，言立而文明”，然后才催生出具有艺术美
的文学作品。

具体说来，“有感而发”的“感”、“为情造
文”的“情”从何而来呢？从现实生活中来。
这个“现实生活”，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言，
既包括“自然景观”，如“春风春鸟，秋月秋蝉，
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也包括“社会景观”，如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
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
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
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
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作家平
时就处在一定的生活之中，有时候还为了一
定的题材专门去深入生活，进行着创作素材
的积累。因此，文学创作的生活积累又分为
两类：一种是长期的“无意积累”，另一种是专
门的“有意积累”。但光有泛泛的积累还不
够，作家真正开启创作还需要一个触发点，一
次刺激。秦牧在《艺海拾贝》中就以小羊喝奶
的细节为喻来说明这样一个写作道理：文学
创作要有生活的积累，要有一次“刺激”。这
样，长期积累的素材和情感，才能找到合适的
表达突破口。

对文人来说，这种“刺激”是珍稀资源，不
是说有就有的，那是一种特殊体验。它需要
你有日积夜累的体验作为基础，需要你对写
作对象的深入思索作为前提。更重要的是，
这种“刺激”虽然可能来自外在的因素，但却跟写作者的内在情感
相互契合、相互激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者写出的才是自
己真正的情感，是因为情感的需要而开启写作。此乃真正的“为情
造文”。

当下的文坛中，不乏真诚的作家、真挚的作品。他们之中，有
的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不理会文学潮流的起起伏伏，认真打
磨自己内心真正要写的那一部作品；有的为了创作一个题材的作
品，长期地深入生活，进行丰富的素材积累，并持续地寻找写作的
突破口。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虽然每日从报刊、从网络能看到海
量文章，但许多文章好像不是发自作者内心而写出来的，而是“做”
出来的。

有的写作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应付一些编辑的主题约稿，
为了给一次采风活动交差，这样的写作大都有“任务”之嫌。当然，
即使为了完成任务，也有作家能够积极调动自己的积累和经验，写
出了漂亮的文章，甚至成为名篇。但是，大多数的“任务式作品”都
写得不怎么样，因为这不是出于他们的本心，这让我想到鲁迅所说
的，“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自己给自己下达任务，可以不可以
呢？比如，必须每天写一两千字，雷打不动。这似乎无可厚非，特
别是学徒期，坚持勤奋练笔自然是好事。可是，像网络作家那样，
必须每天更新，被一种“机制”逼着写作，是不是好处、坏处并存呢？

对有些作家而言，写作变成了一种“生产”。他们好像不是文
学家，而是一批生产商，夜以继日地构思，写作，发表，清点稿费。
书房变车间，作品变产品，难免悲剧发生，粗制滥造，浪费纸张。尤
其是一些专写历史典故的杂家，他们一篇接一篇推出历史典故，通
常开头一段古代轶事，末尾加一两句个人感想，低成本，高效益，好
发表，易转载。老实说，那些典故看似深奥，在历史学家眼里是“小
儿科”，在稍有点文化的人眼里也是“炒冷饭”，就是寻常百姓，偶尔
读来感觉有点新鲜，久而久之便味同嚼蜡。

有的写作是为了“钓誉”。手机上时常会收到这样的信息，“请
给我投一票，我参加了××诗歌大奖赛”云云，写诗难道是为了评
奖？太把这种网络投票的大奖赛当真，不太合适。还有，有的人急
于发表，确认自己作家“身份”，竟恶意“复制”别人作品，这恐怕是
文坛上最糟糕的事了。还有的诗人，把参加A地诗歌大赛的稿子
稍微一改，比如改一下地名和习俗，然后又投到B地诗歌大赛。这
样的“写作”还称得上写作吗？

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是作家内心受到真正的触动而写出来
的。屈原“发愤”而写就《离骚》，司马迁心怀志向而著《史记》，曹雪
芹受“刺激”创作千古《红楼梦》……他们的作品中有时代、有自我，
感染了一代代读者。因此，对于当下的写作者而言，不必勉强地进
行创作，你没有那份情要表达，就不要“为文造情”、矫揉造作。更
进一步地，如果一个人没有写作的那份才华，就不要着急地挤入写
作圈子，先踏实地生活，踏实地积累。积累够了，情感有了，文学自
然就来了。

文无定法，唯情满自溢耳！坚持“为情造文”，而非“为文
造情”！

（作者系江苏省盐城作协副主席）

“ 文学“破圈”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社会轰动效应的简

单复归，更在于文学价值的真正实现，在于理想读者的真

正扩充，在于真正深入细致的阅读。文学“破圈”的根本依

靠始终是文学作品的质量。只有文学作品的质量足够过

硬，其“破圈”传播的效果与作用才会更加强大、扎实

新时代新时代文学文学
高质高质量发展笔谈量发展笔谈（（之三之三））

本报讯 咏慷长篇小说《南
泥湾》首发式日前在京举行。南
泥湾是中国农垦事业的发源地，
也是南泥湾精神的诞生地。《南泥
湾》以延安大生产为背景，讲述了
军民共同奋斗努力、将“烂泥湾”
建设成“陕北的好江南”的光辉事
迹，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
湾精神进行了文学性阐释。

军旅作家田瑞昌表示，南泥
湾精神是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之一。小
说《南泥湾》颇具匠心、独辟蹊径，
生动再现了从延安时期开始的几
十年斗争风云，精心刻画出身份
不同、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是一
部能够给人以深刻历史感悟与精
神启迪、具有独到特色与艺术品
位的小说。

傅前哨、邓津等专家学者在
发言中谈到，《南泥湾》以几代人
的人生足迹为脉络，从开发南泥
湾到新疆屯垦戍边，再到开发建
设北大荒，是对南泥湾精神的传
承、光大与发扬。

（张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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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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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2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在得
到和失去中重新选择生活——吟光《港漂记忆拼
图》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北京大学教授李洱、作
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科幻作家宝树、《长篇小说
选刊》主编宋嵩等参加活动。

长篇小说《港漂记忆拼图》以香港的文化想象
和港漂记忆为基底，创新性地将科幻设定与昆曲美
学相结合，采用“分布式叙事”，每个篇章都是从不
同角色的视角出发进行叙事。同样的邂逅、相聚、分
别，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可能是不同的故事，可谓一

种交互式、跨媒介、沉浸式的创作实验探索。
多重空间、多重身份、多重视角……与会者多

次谈到这些关键词，认为这部作品带给了自己丰富
而独特的阅读体验。故事中“有心人”和“无心人”的
交锋，给人以虚实结合的幻境感，同时也展现出一
种把文学变成综合艺术的可能方向。活动现场，作
者吟光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表示自己提出先锋
性的创作理念，不仅是要讲“科幻的”故事，而且要

“科幻地”讲故事，追求在叙事策略上同步革新，实
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未来化”。 （教鹤然）

本报讯 近日，为期22天的沉浸式阅读体
验活动在黑龙江文学馆“纯文学小屋”收官，超
2000人次走进活动现场，进行深入阅读，感受
文学魅力。

“纯文学小屋”是黑龙江文学馆为充分发挥公
共文化服务职能及龙江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公益
性，围绕“1个中心+5个基地”建设方针所打造的
公益性阅读空间，并于近期启动了沉浸式阅读体

验活动。观众可在开馆期间随时走进“纯文学小
屋”进行阅读，书目包括《人民文学》《收获》等上百
种文学期刊、《呼兰河传》《人世间》等百余部龙江
文学经典以及百余部世界文学名著。作为大中小
学生教育教学研学基地，黑龙江文学馆还充分发
挥自身资源优势，优化流程，以“参观+阅读”的模
式、丰富的展陈内容、详实细致的讲解，为学生们
打造了生动的“文学体验课”。

黑龙江文学馆创新文化服务形式

《港漂记忆拼图》新书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9月6日，由北京

市文联主办，北京老舍文学院和中国图书进
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届北京国际
文学院院长创新交流会在京举行。北京市文
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宁，中国图书进出
口（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李红
文，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张清华，北京老舍文学院副院长周敏
以及10余位中外高校文学院代表、作家、汉
学家等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会。活动
由北京市文联一级巡视员田鹏主持。

本届交流会秉承开放、合作、共享的原
则，致力于助推海内外文学院携手共建互联、
和谐、兼容的全球文学新生态。北京市文联、
北京老舍文学院向参会各机构发起“国际文
学院联盟”倡议。

陈宁在致辞中说，此次交流会致力于为
各国文学培养机构提供一个持续成长的平
台。期待各国文学工作者以此为基础，深化
国际文学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放大文学机构
聚集效应，形成人才队伍资源优势，探索出一
条“合作成长、共同奔赴”的新路。

李红文谈到，中图公司同北京市文联已
开展了长达四年的战略合作，有力推动了北
京文学走向世界。此次中图公司携手北京市
文联、北京老舍文学院打造“国际文学院联
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领域深度合
作，增进中外文学界的沟通与互动，推动中外
文明交流互鉴、共同繁荣。

会上，中外嘉宾围绕“文化传承语境下的
包容性文学创新”“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学创作
与传播”“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创作”等议题
展开深入研讨。大家表示，文学缩短了各国
读者之间的距离，形成跨文化的心灵沟通。
全球化背景下，文学创作者之间的交流已成
为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进一步深化文
学院同行之间的合作十分必要。期待各方携
手努力，在人才培养和文学研究等多领域探
索合作模式，共同推动文学的国际传播和文
化交流。

据悉，联盟创立后将通过举行国际文学
活动、举办院长联席会议、开展作家互访与驻
留、共享文学资源、搭建文学研究合作平台等
方式，努力发掘文学的时代价值并扩大传播。

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共同繁荣
第二届北京国际文学院院长创新交流会举行


